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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哟喂，在干什么呢？”
“正在哎哟喂呢！”
“哎哟喂得怎么样了？”
“还挺顺，继续哎哟喂呀……”
接着，电话里便传来李迪爽朗的笑声。
李迪的作品里喜欢用“哎哟喂”，表示愉快、惊奇、感叹……
所以，有时候通电话，我经常用“哎哟喂”与他调侃一番。
近几年，因为报告文学我与李迪走到了一起。他每有新作

发表，都要第一时间与我分享,我们交谈最多的是报告文学。
春节前，与他通电话：“哎哟喂，在哪儿呢？”

“我在十八洞采访呢。”
我知道他领受了创作湘西十八洞村精准脱贫的报告文

学，但没想到天寒地冻的这个时候他会跑去十八洞村采访。
“采访还顺利吗？”
“非常顺利，我整天走村串寨，这里发生的巨变，这里的

每个人物，这里的每件事情都让我感动、激动……”
他给我讲了几位村民的命运，说着说着，居然在电话那

头号啕大哭，我一下子被深深地触动了。平日里，与作家朋友
交谈采访感受，热泪盈眶者有，激情澎湃者有，然而，为人物
命运号啕大哭者，仅李迪也。

春节后，忽然接到李迪电话：“这回坏了。”我一惊：“出什
么事了？”“腰动不了了，每天得躺着。”“怎么突然就出问题
了？”“可能是年前去十八洞采访，在山上住了小半个月，阴雨
加上阴冷，腰受寒了。”那段日子，我们三天两头通电话，他心
里起急，说：“这可怎么办？再这样躺着，任务就完不成了。”后
来情况慢慢好转，他告诉我，可以起来了，在屋里走走，然后
坐下来写个十几分钟半个小时。

这回写十八洞，书名依然简单明了：《十八洞村的十八个
故事》。隔几天，他会兴奋地告诉我：又完成两个故事了，只剩
下八个故事了、五个故事了、三个故事了……我为他高兴，同
时也提醒他：一把年纪了，得悠着点儿。

5月24日，忽然接到李迪发来的短信，说是入住301医
院，准备动心脏手术。哎哟喂，一直生龙活虎、激情四射的“红
衣少男”，怎么说动手术就动手术？

接下来便是波起浪涌、惊心动魄。手术成功了，却又感染
了，体温刚刚降下，却又入重症监护室……我只能暗中为他
鼓劲：李迪兄，写报告文学的都是硬汉子，你可要挺住啊，千
万！千万！

那夜，突然传来李迪病危的消息，赶紧询问他的挚友，挚
友说：看来已无回天之力，我们正在为他准备讣告……

此时，窗外电闪雷鸣，一场雷暴正在袭击京城大地。我也
快崩溃了！

我打开电脑，敲出了《忆李迪》这个题目。文友一场，必须
写点儿什么。刚开了个头，却又打住了。尽管李迪凶多吉少，
但要是能起死回生，我这岂不是大不敬吗？我祈盼他能起死
回生，期待奇迹在李迪的生命中出现，渴望早日再听到一声

“哎哟喂”……
然而，奇迹没有出现，像一座大山轰然倒下似的，李迪还

是走了。
李迪走了，他是为报告文学累倒的。
李迪走了，再也听不到他说“哎哟喂”了！
两年前，在公安出版社参加李迪的《深圳警察故事》研讨

会，那天，他穿着一件红色衬衫，精神焕发。我说：“看见李迪
大哥穿红色衬衫，像是一面旗帜在我的眼前飘拂，你是我们
报告文学队伍中的一面旗帜啊！”李迪说：“茫茫人海，我怕被
淹没了，所以我穿红袄绿裤，打扮得鲜亮一些，让大家记住

我。其实，我这是自卑啊！”众人大笑。不，不是自卑，李迪兄
啊，你这是自信！

在李迪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位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特质。
他爱国忧民，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我们的祖国、对于人民大众，始
终怀着深厚的情感。他曾经对我深切地说：“我就是一生一世都要
为人民写作。”他与时俱进，与时代同频共振，他说：“我们遇到了
一个最好的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千载难逢的
时代，是报告文学作家之所幸。”他对生活充满着火一般的热
情，为了写出时代的颂歌，曾七上丹东、六下无锡、三季走过九
省、数月往返永和、走遍十八洞村村寨寨。他的每一部作品，都
是用双脚走出来的，是用自己的心血凝结成的。

李迪原先写小说，但近年来，他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报
告文学上，呕心沥血，披肝沥胆。他对报告文学这个独特的文
体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见解，并用自己的作品实践之。

报刊上经常有关于“散文”“纪实文学”“非虚构”“报告文
学”之间的争论。李迪说，我们不必去给报告文学下个什么定
义，报告文学必须是真实的无可争辩，关键的是报告文学还
必须是“文学”的。

他对一些报告文学作品的“假大空”、急功近利和图解政
治口号表示担忧。他说：“报告文学没有文学性，就没有存在
的必要。”报告文学没有文学性，必将遭诟病，这种文体也必
然被式微。他还说：现在每年出版的报告文学铺天盖地，但真
正有文学品位的，真正耐读的，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报告文
学”却凤毛麟角。

李迪亲力亲为，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弘扬、倡导、呼吁、
推广报告文学的文学性。

我理解，李迪对报告文学文学性的追求，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讲好故事。
有人说：写小说就是讲好故事。其实，报告文学也是如

此。好的报告文学也是讲好故事。李迪这几年的作品都是在讲
故事，《丹东看守所的故事》《听李迪讲中国警察的故事》《英
雄时代——深圳警察故事》《加油站的故事》《永和人家的故事》
《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等，李迪说：“我的书名都叫故事，这不
是图省事，我就是个讲故事的，讲好故事是作家一辈子的事。”

西部某省邀请他去写精准扶贫，希望他能写出厚重的大
部头。他未置可否，却一头扎进一个贫困村里，通过窦老汉从
种麦子到种玉米，再换种核桃，由于观念的变化，终于摘下了
世世代代戴在头上的贫困帽子。一个小人物，一个小故事，却
被李迪叙说得一波三折，环环相扣。《三十里那个干沟沟九十
九道坎儿》一经发表，赞声如潮。

李迪外出采访，一听到故事就不走了。2012年他去新疆
塔里木油田，在穿越大沙漠时，他被路旁一座不起眼的水井
房吸引住了。一位农民工和他妻子在这条“流动公路”上守护
了十余年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他不仅留了下来，后来还
去了三次，写出了脍炙人口的《004号水井房》。2018年，李迪
随团去山西永和县采访，走着走着，他不走了，他被永和人民
脱贫攻坚的壮举所感染。他留了下来，“深扎”于大山与乡亲
们之中，奉献出了《永和人家的故事》。

李迪是位讲故事高手，这些故事来自于生活。丰富多彩
的生活，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故事“矿藏”。

一些在常人看来平淡无奇的事儿，他却能用独特的视
角，精彩的语言，写出生动的故事来，让你读得欲罢不能。

二是写活人物。
李迪报告文学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他写过的警察起码有上百个，但每个警察都有个性，绝

无雷同。那是他从采访过的几百个警察中挑选出来的精

英——既然是精英，必定有个性。他写《加油站的故事》，采访
了73个加油站、163个加油员，最后选出40个人的故事。

“奔走在加油机之间是你的常态；‘您好，欢迎光临！’是你
每日不离的话语；轮换吃饭是你工间惟一的休息；打扫卫生是
你收工的必修课。”短短数语，一位加油员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李迪去永和采访，路过街角，看见一位修车人，凭他的直
觉，这一定是位退伍军人，一问，果不其然。三天下来，两人成
了朋友。每次经过街口，李迪总要问询几句，当得知今儿个生
意不错，李迪高兴；当听说一天只来了一两个修车的，李迪沮
丧。买来一包当地的小吃“干个烂”，悄悄地放在他的工具箱
旁。《老李修车》写得情真意切，悲天悯人。李迪已经将老李当
作自己的战友和亲人。

李迪写作时，不喜欢有人打扰他。妻子魏老师经常听见
他在书房里有时候笑有时候哭。魏老师怕他伤身体，在屋外
劝他：“老李啊，你不能太激动，这样会伤身体的……”李迪是
用自己全部的情感在写作，用自己的生命在写作，所以才能
写活了人物。

李迪笔下的人物都是小人物，都是芸芸众生。为什么他总
是在关注着他们，因为他们总能触碰到人性最柔软的部分……

三是语言精彩。
李迪说：“语言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功，没有好语言，

写不出好作品。”
他在给鲁院学员讲课时说：文章的第一句话，一定是短

句，要有悬念、包袱，能吸引着读者往下读。
“这道坎儿，他不止一次踩过。”“我明天就要搬家了，连

人带狗。”“你没听错，是巴掌的掌。呵呵，一个巴掌拍不响。”
“捅破天花板？好吓人！”这些都是李迪作品的第一句话，吸引
你非读下去不可。

李迪作品的语言生动、鲜活，很少用形容词、定语，极少
虚话、套话、“新华体”，短句多，少用甚至不用长句子。他作品
中的人物对话，完全是人物自身说出来的，警察像警察、农民
工像农民工、加油员像加油员，而不是作家“自造的”。这得益
于他贴近生活，观察仔细，打磨用心。

李迪还常常借用一些网络语言、百姓口语，如“哇塞”“哎
哟喂”“屁股冒烟儿，溜了”“人还没说话，哗啦啦，一笸箩红枣
就倒在炕上了”等。

李迪在初夏时节走了。
我想用8个字来形容李迪：“热烈似火，灵敏如鹿”。李迪

对生命的态度和他的生命状态，永远“热烈似火”；“灵敏如
鹿”是说李迪的笔下功夫，似鹿般灵巧敏捷，鲜活生动。

尽管再也听不到李迪说“哎哟喂”了，但我们每一个报告
文学作家还得继续“哎哟喂”，永远“哎哟喂”……

作为老师，李迪的为人，李迪的作品，
特别是他的创作态度，一直是我的榜样。能
够尊他为师，像他那样对待生活，对待创
作，对待读者，一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作为战友，我们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
又有着同守一方国土的荣耀，彼此知根知底，
相敬相助。所以我非常认同铁凝主席的评价，
李迪的确是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著名作家。

我和李迪是上世纪60年代末从北京奔
赴云南西双版纳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70
年代初又分别从所在的生产建设兵团应征
入伍，他去了原14军某师，我在当地边防部
队；他由此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而我开启
了军事新闻的生涯。

那时，我们虽然不在一个部队，但李迪
的名气随着他多产的作品越来越大，越传
越远，成为我以及当年许多部队新闻干事
非常尊崇的人物。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兵之前李迪在
生产兵团的境遇很不好，由于说了与当时
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的话，被搞极左的人
抓住了把柄。但是渴望延揽人才的部队发
现了他的作品，顶着政治压力悄悄把他招
入部队，保护起来。当年李迪的班长后来成
长为将军，他曾经跟我打趣说：李迪这小
子，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兵，但是他正
直、聪明、有思想、有才华，是个难得的人才。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李迪的军旅生涯过得很开心，很充
实，为部队的文化建设尽心尽力，也格外勤奋，所以他出手便
是高起点，写了很多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包括1980年在《解
放军报》连载的中篇小说《这里是恐怖的森林》。那是军报的长
征副刊第一次以连载的形式刊载小说，前后20期，影响很大。
那时候的报纸只有四个版，能够每天拿出几千字刊载文艺作
品，军报也算开创了先例。

李迪的文学道路起步于他的兵之初。在大量创作军旅题
材文学作品的同时，人民军队的诸多优良传统也在潜移默化
地滋养着他，培育了他忠诚、勇敢、刚强、务实，甚至是“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军人品格，铸牢了他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为人生追求的思想根基。我觉得，尽管李迪后来的创作题材
越来越广，成就越来越大，但他的文学道路的第一桶金是在部
队掘到的。解析这些年他广受赞誉的许多作品，都可以从这桶
金中找到积淀。

比如，李迪的真情写作是在部队孕育的。
李迪对部队感情很深，终身以自己是军中一员而自豪。用

他自己的话说，当年是身在部队写部队，从战士起就在军报发
表小说散文，离开部队几十年以后，还是一见军营就心跳，逮
住机会就往部队跑。凡是军报的约稿，他从不推诿。2013年，
军报长征副刊开设“士兵面孔”专栏，因为赞赏李迪的文章风
格，所以想请他写一篇文章作为范文，为文学作品更好地贴近
官兵做个示范。李迪爽快地答应了，很快就跑到原济南军区一
个处在深山沟里的弹药仓库，在那儿住下来，和基层官兵交上
朋友，写出讴歌这些默默无闻官兵的报告文学《樱桃沟里樱桃
红》，在军报发了一个整版的报告文学，广受好评，还获得了当
年《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奖。后来，他写过一篇创作谈，其中就
讲到这次深入生活发现的一个细节：当时仓库里有一个老兵，
因为家庭等原因想退伍回乡，和家人团聚。上级同意后，他在
收拾东西的时候，准备把栽在花盆里的一株花带走，没想到却
搬不动，仔细一看，花根已经穿过花盆底部的窟窿，深深地扎
到大山的泥土里。这个老兵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连一株娇嫩的
小花都能在这儿扎根，何况我一个男子汉！老兵当即撤回申
请，留在部队继续艰苦奋斗，不走了。李迪之所以对这件事很
感慨，我想他也是以此自喻自警吧。

李迪的创作活力源于他对国家、对人民、对军队、对生活
的热爱，而他投入真情的写作，则是他创作的一大特点。从确
定采写对象开始，他便将感情投入进去，和人家一起哭，一起
笑，对人家的事比对自己的事还上心；写作中，更是一会儿开
怀大笑，一会儿暗自伤神，任泪水滴落在键盘上。这种状态，
在他创作《花自飘零》和《丹东看守所的故事》等作品中，表
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当记者的总爱说，置身其中，跳出事外，强调的是客观
冷静对于判断力的重要。李迪对此似乎并不在意，更多的时候，
他是在全情融入中体验思索，判断是非，该褒该贬，爱憎分明。

再如，李迪的平民意识也是在部队形成的。
李迪是干部子弟，又是在北京名校师大附中上学，而他当

兵的那个年代，部队里面多是云贵川一带的农村兵，且家境普
遍比较贫寒，和这些同志结为同甘共苦的战友，李迪的身上早
就没有了优越感、纨绔气。再加上新兵入伍的第一课就是大讲
人民军队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人民至上
的意识便植入了他的基因。

李迪离开部队以后，又陆续创作了大量作品，题材涉及公
安、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人员包括工人、农
民、警察、职员、加油员、打工者等不同的人群，但几乎无一例
外写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他扎根人民，体察民情，掘
生活深井，汲源头活水，关注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记录当代
中国大变革中小人物的命运，非常难能可贵。

我搞了一辈子新闻，常以把新闻事件或者新闻人物报道
出去为满足，而李迪的工作常态，却是在看似没有新闻的地方
挖出新闻事件，写出新闻人物，为创造这个大时代的小人物树
碑立传，令人感佩。

再如，李迪的家国情怀也是在部队生发的。
一日从军，终身许国。李迪当过某师宣传队的创作员，在

上世纪70年代“准备打仗”的氛围中，创作过一些激励官兵保
家卫国反侵略的对口词、快板书等节目，想必自己也从中受到
感染，青春的热血曾经沸腾。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家国情怀
从幼稚到深沉，没想到最后竟以一部作品成就了报国的志向。

《永和人家的故事》和《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是李迪一
生中最后两部作品。这两本书写的都是国家扶贫攻坚的重点题
材，他的倾情投入就像士兵坚守阵地或者进攻山头一样，完全
可以看成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而进行的拼搏与奋斗。尤其在
创作《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的时候，他不顾年大体弱，地冻
天寒，一头扎进湘西的大山。积劳成疾后，仍在病榻上坚持写作，
直到写完十几万字的最后一个字，果真像战士一样倒在了誓死
坚守的阵地上。这个悲壮的事实刷新了我的认知，我真想大声地
告诉李迪的那位老班长：“李迪不仅是个人才，而且是个好兵！”

在我的家里，至今挂着一幅珍贵的国画，那是李迪请他的
战友、画家刘学伦为我画的，画面呈现的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故
事：岳母刺字。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这个故事了，但是对
于我们那一代人，岳母在岳飞宽阔健壮的后背上刺下的四个
字，永远振聋发聩：精忠报国！

我想，这既是李迪对我的勉励，同时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
心声流露呢？

李
迪
于
我
，亦
师
亦
友

□
孙
晓
青

李迪的文学道路，是一条践行“生活是
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真理的探求之路、成
功之路。

李迪创作勤奋，著作等身，一生创作了
大量的小说、儿童文学和纪实文学作品。翻
阅这些作品以及作者自己的创作谈，你会发
现，这些作品的背后，都有着作者深入生活
一线的影子，就算是小说，也都有着纪实性
的品格，都有着折枝带露、带着真实生活气
息的品质。尤其是他近十年来的作品，是李
迪深入生活、用纪实文学的手法，为时代记
录，为人民讴歌。回看李迪近年来的创作，几
乎都是他深入生活、发现生活的所作，如反
映兰花案件的《血色兰花》，由个人命运体现
时代变迁的《花自飘零》，石油领域的小人物
《004号水井房》，追忆部队宣传队生活的
《宣传队》，反映公安战线群体和个人的《铁
军亲人——无锡警察故事》《警官王快乐》
《社区民警是怎样炼成的》《凌晨探案》《徐州
刑警》，反映扫黑除恶的《黑案》，讲述石油战
线普通加油工命运的《加油站的故事》，展现
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的《永和人家的故
事》《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以及他近年
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
等报刊上的大量的纪实文学，无论是作品中
的素材、人物、故事，还是创作的灵感和激
情，都源自于生活，对应的是当下火热的现
实，反映的是时代精神。现实主义写作在李
迪这里，不仅是立场、观念，还是安身立命的
方法论。正是这种贴近生活大地的创作姿
态，给他带来了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和永远
充沛的创作激情。

纵观李迪的文学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
个阶段：80年代以《傍晚敲门的女人》为代表
作登上文坛；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是
他游走日本、远离文坛，创作上彷徨困顿、停
滞的阶段；90年代后期至今 ，尤其是近十多
年来，是李迪重返文坛、创作井喷（我戏称之
为“老树新花”）的阶段，这个时期，李迪真诚
地响应了中国作协的“定点深入生活”项目，
参加了中国作协组织的大大小小许多采访
活动，是李迪深入生活取得丰硕成果的时
期，也是李迪从创作理念上更加笃信“生活
是文学创作唯一的源泉”这一朴素而深刻的
真理，并且一直自觉地将此坚持、贯彻于自
己的创作时期，这也是李迪文学创作最为成

熟和重要的时期。仅2016年，为了创作反映
警察生活的作品，他三下扬州创作了《社区
民警是怎样炼成的》，四下徐州创作了《面对
太湖春暖花开》)，六下无锡创作了《铁军亲
人——无锡警察故事》《警官王快乐》，加上
之前七下丹东看守所创作的《丹东看守所的
故事》，这些都成为作家深入生活的传奇和
典范，成为他自己作为经验总结的“创作
谈”。他曾经激情满怀地在创作谈里写道：

“生活是口井，找到井，有水喝！”
作为好朋友，我见证了他在这条道路上

从探索到自觉实践的曲折和欢喜。对于作家
深入生活，李迪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将
深入一线生活，作为一种必有的功课自觉地
纳入到创作的过程之中。他非常重视采访，
积累了一整套关于采访的经验，他会提前给
他们发采访题目，要求他们不说套话，就说自
己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故事。他会随时在采访
过程中抓住采访对象说出来的极具生活气息
和光彩的句子，作为点睛之笔，有的甚至就拿
来做了题目，比如收在《十八洞村的十八个
故事》里的篇名《就是悬崖我也要跳》《让我
在山上把眼泪哭干》。他极为重视生活中的情
感体验和细节。《004号水井房》是李迪2012
年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社组织下三进塔克
拉玛干沙漠、深入石油工人生活创作的报告
文学作品，为了写好这篇反映新疆农民工坚
守沙漠、默默奉献的报告文学作品，他三次到
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这篇8000字的报告文
学《004号水井房》，获得了第23届中国新闻
奖报纸副刊作品评选金奖，根据这篇作品改
编拍摄的电影《水滴之梦》，也拍得感人至
深。李迪说过，假知没有他的第三次再到塔
克拉玛干沙漠，就绝不会有后来的这部作品
令人落泪的结尾，就不会有这部作品的成
功。可见他的深入生活，绝不是比画一下，说
说而已，而是按照文学的创作规律，认认真
真地落实在具体的创作中。

李迪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无论是他早
期的文学创作，还是后来的纪实文学或者非

虚构小说，他标志性的灵动鲜活的语言，跳
动着一种遮蔽不住的热络，极具来自生活土
地的感染力，这让我们感受到了小说家的才
情。近十多年来，他越来越关注时代社会，把
精力逐渐放到报告文学或者非虚构文体的
创作上来，他越深入到现实生活的一线，越
加感到了作家身上的责任感。就像他在一篇
创作谈里写到的：“在这样的地方，面对这样
的人，我无法不去写他们。”当他用他特有的
激情、幽默、灵动鲜活的语言，书写一个个真
实感人的中国故事的时候，实际上李迪已经
选择了一条为人民而写作的道路，自觉地把
为时代和为人民而歌的责任担在肩头。铁凝
主席在《一位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家》的
文章里说：他是多么喜欢“故事”这个词，而
他正是一个讲中国故事、传中国精神的作
家。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广袤的
大地与奋进的人民，感受到在一个一个人物
身上、一个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战斗者、劳动
者身上那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力。这样一个作
家，是时代的记录者，是人民的歌者。

当一个作家，把他的心和情都奉献给人
民的时候，他就有了将自己的文学事业融化
为时代书写的自觉，他的写作就代表了大地
的声音。正是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
中，在寻找、感动和激情的创作中，李迪自然
而勇敢地完成了从践行深入生活的作家，到
为时代为人民代言的歌者的跨越，成为一位
以人民为中心创作的作家。他在给《警官王
快乐》的原型、社区民警陈先岩的签名上写
了“人民至上”，这里的“人民至上”绝不是口
号，而是确确实实把创作的主体对准人民，
把情感和笔墨都聚焦在反映底层生活的小
人物身上。写他们的故事，为他们的悲喜而
歌哭，代表着李迪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
运紧密相连的责任和精神。

李迪有一种发乎人性深处的生命意识、
悲悯情怀，以及他对生命万物有一种特别的
善意，他的家里常年收养着十几只被丢弃的
流浪猫狗。在生活中，面对弱势人群的时候，

他总是善良、慷慨仗义。这种对于生命的悲
悯，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他对于小人物
的关注。他创作的多是小人物的故事，社区
派出所的片警、看守所的囚犯、苦守在新疆
沙漠里的农民工兄弟，在李迪的眼里，他们
都同样值得尊重，值得书写。李迪是真正将
自己的身心融化在创作之中的作家，记得他
曾亲口对我讲他创作的《你可知道，那草帽
在何方》时的情景。这是一篇李迪参加公安
部“清网行动”采访之后创作的警察抓逃犯
的作品。为了让自己融化在主人公的情感之
中，他把自己关在小屋里，一遍遍放着日本
电影《人证》里的插曲《草帽歌》，边哭边写，
边写边哭，熟悉他创作状态的老伴魏老师经
常隔着门喊：老李，别哭了啊，吃饭吧。正是
因为李迪的这种身心共情的燃烧，使他的作
品洋溢着一种蓬勃的激情，明亮的品质和人
性的温度，令人感动和振奋。

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的完
成，是在他身体极其衰弱的情况下，以坚韧
的毅力，以对人民高度负责、对无限热爱的
文学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支撑下完成的，虽
然这只是一个人默默的咬牙坚持，但其中的
艰难卓绝以及高贵的人格精神，足以感天动
地。这是他一个人的战争，这是他拼尽全力
的最后一战，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中他
耗尽了自己最后的力气，他像一个战士，倒
在了自己写作的岗位上。他在生命的最后关
头仍然奋力向前的姿态，让人不由得想起他
在书中的一章用过的篇名：就是悬崖我也要
跳！他奋不顾身的最后一战和轰然倒下，把
自己升格为一个慷慨赴死、坚持战斗到最后
一刻的壮士。

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到为时代讴歌，
为人民写作，成为时代的记录者、人民的歌
者，李迪的文学道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
示。李迪虽去，但他的精神永存。他永远活在
朋友的爱戴之中，他的作品也将因为承载了
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昂扬奋进的精神，而
永远流传。

听李迪说“哎约喂”
□黄传会

从深入生活的践行者到人民的歌者
□高 伟

李李 迪迪


